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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媒介内在化与情感审美化
张　晶

【提　要】艺术媒介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一般认为，艺术媒介
只存在于创作的外在表现阶段。这对于媒介在艺术创作的内在思维阶段的功能缺少认识。
本文主张，媒介具有物性，却不能等同于材料，它是一种整体性的符号系统。在艺术家
创作思维的内在阶段，媒介就是艺术构思的主要元素。文学家、艺术家以长期训练而获
得的媒介感来感受外物、把握世界，并由此生成审美意象和内在的整体构型。呈现在艺
术品中的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而审美情感是由自然情感升华而致的。审美情感的获得，
是离不开内在化的媒介的；反之，媒介在艺术思维中的运行，也是以审美情感作为动
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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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创作，都必须是凭借媒介来完成的。如果没有艺术家得心应手的媒介运用，
再好的构思都只能是幻想。艺术品具有物性，虽然这是常识，却也是我们谈论本话题的起点。如海
德格尔所说的：“一切艺术品都有这种物的特性……我们却必须把艺术品看作是人们体验和欣赏的东
西。但是，极为自愿的审美体验也不能克服艺术品这种物的特性。”① 然而，这种物性不等同于一般
的物质，而是以媒介的方式存在。艺术要体现为物质化的存在，如果没有这种物性，也就没有艺术
史，没有那些灿若星河、蔚为壮观的艺术珍品。文学作品也同样是有物性的，以文字语言作为材料，
虽然在感性的程度上与绘画、雕塑颇有不同，或者说较为虚化，但它们同样是一种物质事实。绘画
存在于颜色、笔墨之中，木刻存在于木头之中，诗存在于文字和韵律之中，雕塑存在于大理石或青
铜之中———可以说，物性是艺术品存在的前提。
然而，仅有物性是不能定性艺术品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如果只是颜色、画布，还不能

成为绘画作品；仅有木头还不能成为木刻；仅有大理石或青铜，也不能成为雕塑。艺术创作是通过
艺术家匠心独运地使用艺术媒介而生成的。媒介是离不开物性的，但它又不等同于物质性材料。笔
者曾对 “艺术媒介”作过这样的界定：“‘艺术媒介’是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凭借特定的物质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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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将内在的艺术构思外化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的符号体系。”① 媒介离不开物质，但又不等同于
物质。美国哲学家奥尔德里奇对媒介和材料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媒介虽然有物质的属性，但并
不等同于在创作中使用的物质性材料，如颜料、画布、大理石等，“材料本身对于艺术家来说是物质
性事物，而不是物理客体”。② 他认为：“艺术家首先是领悟每种材料要素———颜色、声音、结构———
的特质，然后使这些材料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种合成的调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ｔｏｎａｌｉｔｙ）。这就是艺
术作品的成形的媒介”。③ 在奥尔德里奇看来，媒介是艺术创作时所使用的具有物性的合成样式。不
同艺术门类有不同的媒介，这也是各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区分的主要依据。正因为媒介具有这样的性
质，我们提出 “媒介内在化”的概念，主张媒介不仅存在于外在表现阶段，而且在文学家、艺术家
以本门类的审美感知去面对外在世界、激发创作冲动、进行内在构思的过程中，媒介就已经起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了。在这方面，黑格尔、杜威、鲍桑葵、奥尔德里奇等哲学家、美学家，都有过此种
论述。这也就是将材料与媒介加以区分的重要意义所在。从另一个维度来讲，在艺术创作领域，作
品中呈现的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而非原发性的自然情感。审美情感虽然不同于自然情感，但它
又并非与自然情感无涉的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自然情感的审美化升华。这种审美化的过
程，是离不开形式构建的。我们应该看到，从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的转化过程，是离不开媒介的作
用的。而这个过程，又是从文学家、艺术家头脑之中开始发生的。因而，媒介内在化与情感审美化，
是相依相伴的关系。

二　 　 　

媒介对艺术创作来说，是否只存在于作品的物化表现阶段？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
认为，艺术媒介应该是在艺术创作的外在表现阶段存在和被运用的；媒介是物质性的，因而，也是
从属于客体的。其实，联系艺术创作实践，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在艺术家创作思维的内在阶
段，媒介就是艺术构思的主要元素。文学家和艺术家以长期训练而获得的媒介感来感受外物、把握
世界，并由此生成审美意象和内在的整体构型。而呈现于艺术品中的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审美情
感的获得，离不开内在化的媒介；反之，媒介在艺术思维中的运行，也是以审美情感作为动力的。
我们姑且称之为 “媒介内在化”。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画家之所以为画家，作曲家之所以为作曲家，
并不仅仅在于以其媒介运用而对内在的构思加以物化的表现，更在于他们各自以其内在的媒介感来
感受世界、产生创作冲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一方面认为艺术作品是以独特的艺术媒介而得到客
观的承载的。另一方面，杜威认为媒介是内在于艺术家的主体感知的，或者说，艺术家在创作发生
时就是以媒介来触摸世界、产生冲动的。杜威说：“在每一个经验之中，我们通过某种特殊的触角来
触摸世界；我们与它交往，通过一种专门的器官接近它。整个有机体以其所有过去的负载和多种多
样的资源在起着作用，但是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媒介起作用的”。④ 这个看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
也阐明了媒介的内在主体经验性质。杜威还从主体的内在机制的意义上对媒介作了内化的延伸。杜
威对媒介功能的这种认识，显然不在于艺术作品的表现阶段，而在于艺术家创作冲动发生的初始阶
段。而媒介的内在状态，已经是 “专门化”和 “具体化”了的。媒介离不开物性，但它并不等同于
物质材料，它是一种具有物质特性的符号系统。在笔者看来，媒介作为这种符号系统，内化为艺术
家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从而形成了某一门类的审美情感的生成与调整方式。换言之，不同门类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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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作，其审美情感是与媒介密切结合的；或者也可认为，艺术创作的审美情感，是已然经过了媒
介化的。黑格尔对于 “颜色感”的论述，给了我们颇为深刻的启示。他说：“颜色感应该是艺术家所
特有的一种品质，是他们所特有的掌握色调和就色调构思的一种能力，所以也是再现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一个基本因素。艺术家凭色调的这种主体性去看他的世界，而同时这种主体性仍不失其为创
造性的”。① 黑格尔所说的 “主体性”，就是上文所说的 “颜色感”，它不是外在于物化阶段的，而是
内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的。
如果黑格尔所说的 “颜色感”是属于画家的主体性的话，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在其他门类的艺术

家的内在艺术思维中也存在这种主体性。从媒介的意义来考虑，也可称之为 “媒介感”，以区别于外
在表现中的媒介。杜威也提出媒介的内外是一致的，认为 “并不存在两套操作”。杜威这样说：“在
‘内在的’材料、意象、观察、记忆与情感方面所发生的类似的变化却没有得到如此普遍的承认。它
们也一步步被再造；同样，也必须对它们实施管理。这种修正是一种真正的表现动作的建立。像动
荡的内心要求表述那样沸腾的冲动必须经历同样多、同样精心的管理，以便像大理石或颜料，像色
彩和声音那样得到生动的表现。实际上，并不存在两套操作，一套作用于外在的材料，另一套作用
于内在的与精神的材料。”② 杜威明确地阐述了媒介的内在化的问题。所谓 “再造”、“管理”，都是
按照媒介的形态来进行的。艺术家在构思过程中，并非一般性地想象，而是以媒介的形态进行构
思。杜威如此认真地、系统地揭示媒介的内在化功能，而且认为媒介的内在阶段是更为重要的。
卡西尔也主张媒介不仅是外在于表现过程的，而且是整体创造过程的本质因素。他指出：“艺术不
是用一般方式，用非特定的方式来表现，而是用特定的媒介来表现，克罗齐的谬论就消失了。一
个伟大的艺术家在选用其媒介的时候，并不把它看成外在的、无足轻重的质料。文字，色彩，线
条，空间形式和图案，音响等等对他来说都不仅是再造的技术手段，而是必要条件，是进行创造
艺术过程本身的本质要素。”③ 英国著名美学家鲍桑葵同样主张媒介的内在化，他认为创作过程中的
审美想象并非无形式的，而是与媒介相伴相生的。他指出：“因为这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实。我们刚
才看到，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他的受魅惑
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介的能力里；他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
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特殊灵魂。”④ 鲍桑葵对于媒介的性质及其与审美想象的关系表述得
非常清楚，他对克罗齐的 “直觉即表现”是明确反驳的，而且一点情面都不留，称之为 “错误的唯
心主义”。
媒介具有物质性，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其实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不同门类的艺术有不

同的媒介，这是美学家们早已论证过的。音乐中的音符、韵律、和声等，绘画中的颜色、线条、笔
墨等，文学中的声音、文字等，这些似乎就是媒介本身。在黑格尔那里，媒介和材料就是混在一起
的。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既然要出现在感性实在里，它就获得了为感觉而存在的定性，所以这些
感觉以及艺术作品所借以对象化的而且与这些感觉相对应的物质材料或媒介的定性就必然提供各门

艺术分类的标准”。⑤ 前面引述过的奥尔德里奇对材料和媒介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媒介与材料密切
相关，却又不等同于材料。它是存在于艺术家思维和表现过程中的一整套具有物性的样式。它在艺
术家头脑中的时候，是以不同的艺术门类的物性特征而呈现出来的作品构成样式。艺术家凭借这种
媒介感来面对事物，修正事物，进行整体构型。卡西尔认为，“因为艺术家把事物的坚硬原料熔化在

９５

张　晶：媒介内在化与情感审美化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黑格尔：《美学》第３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８２页。
《艺术即经验》，第８０页。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１页。
［英］鲍山葵：《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１页。
《美学》第３卷上册，第１２页。



他的想象力的熔炉中，而这种过程的结果就是发现了一个诗的、音乐的、或造型的形式的新世界”。①

也就是说，媒介的内在化使艺术品呈现出整体的新的形式。
媒介的内在化，意味着文学家与艺术家以媒介的内在形式来看待外在事物，进行审美感知，在

这种感知中产生了属于本门类艺术创作本体特征的内在构型。正如卡西尔所说的：“在艺术中，不仅
我们感性经验范围扩大了，而且是我们对现实的景像和景色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用一种新的
眼光，用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媒介来看待现实。”② 一个艺术技巧纯熟的艺术家，一个将身心全部投入
到艺术创作中去的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在媒介感中的。其以具有媒介感的眼光来观照
事物，同时作品的雏形也就产生了。所以卡西尔又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正是生活在这些形式中，
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他的个人情感中的；他正是生活在形状和图案，线条与模型，节奏、旋律与和声
中的。”③ 媒介的内在化，其根本的内涵即在此。

三　 　 　

情感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呈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已经不再是自然情感了，
而是经过了形式化之后的审美情感。审美情感的存在及其与自然情感的区分，也是美学界早已解决
过的问题，无须过多辨析。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情感的审美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形式表现的过程，
进而言之，在艺术思维过程中，审美情感的形成，是离不开媒介的作用的。正如著名美学家苏珊·
朗格所说的那样：“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
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症兆性的东西或是一种诉
诸推理能力的东西。”④ 鲍桑葵对这个问题也阐述得非常明确，他说：“美是情感变成有形……如果它
不是有形的，亦即没有一个用来体现什么的表现形式，那么从审美目的说来，它就什么都不是。但
是如果它是有形的，即如果它有表现形式，因而体现一种情感，那么它本身就属于美的普遍定义之
内，即等于审美上卓越的东西。”⑤ 情感的审美化，是与艺术品的形式表现直接相关的。对于艺术家
来说，情感的审美化过程，也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这不仅存在于外在表现阶段，而且存在于内在
运思阶段。情感的审美化，也就是作品的审美意象的形成过程。这当然是与审美想象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情感审美化的过程是直接的驱动力。“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⑥ 这个由登山而兴
起的 “情”，已然不是一般性的自然情感，而是诗人内心开始生成的审美情感了。
艺术创作中的审美情感是与艺术家的内在的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本文的题旨所在。

审美情感何以实现？它的具体生成方式又是如何？这是不能离开内在的媒介化来谈的。不同门类艺
术的审美情感，其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不同门类的媒介性质而形成的。杜威在谈到媒介与
表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谈媒介与情感的审美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媒介与表现动作间的联系是
内在的。表现动作总是使用自然材料，尽管这里的自然取的是习惯性，或者原始及本土的意义。当
它在被使用时根据其位置和作用，根据其关系，根据其综合的情况时，它就成为媒介———乐音在一
个音调中被有秩序地排列后就成了音乐。同样的乐音可以用欢乐、惊奇、悲伤等不同的态度来发，
从而成为种种特殊感情的自然发泄。当其他的乐音是媒介，在其中一个情感发生时，它们是这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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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表现。”① 如果说自然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喷发，而在艺术创作中的审美情感的完成，其实就是杜
威说的表现机制的生成。媒介虽然具有明显的物性，但它又不是纯然客观的，而是有着深刻的主体
因素的。当黑格尔称其为 “色调的主体性”之时，就已彰显了媒介的这种性质。
媒介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它的内在化过程中。审美情感是它的 “引擎”，反之，媒介的内在化

运作，才真正使情感得到审美化的实现。卡西尔说：“一处风景的机体的美，与我们在风景画大师们
的作品里所感受到的审美的美，并不是一回事。甚至连我们这些观赏者也能充分地意识到这种区别。
我可以漫不经心地观赏一处风景并感受到景色的宜人，欣赏着柔和的微风，清新的草地，令人愉悦
的五颜六色，以及鲜花的芬芳香味。但是这时我可能在心中经历了一个突然的变化。随即我以一个
艺术家的眼光看这风景———我开始构思一幅图画。现在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不是活生生的事
物的领域，而是 ‘活生生的形式’的领域。我不再生活在事物的直接实在性之中，而是生活在诸空
间形式的节奏之中，生活在各种色彩的和谐和反差之中，生活在明暗的协调之中。审美经验正是存
在于这种对形式的动态方面的专注之中。”② 媒介的内在化运思使情感形成了有形的东西。情感的审
美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构型的过程，媒介感一直伴随着这个过程。卡西尔的论述，相当有
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媒介之所以不同于材料，媒介之所以能够内在化，就在于它是一个符号系统，
是一个 “调子”。

四　 　 　

文学 （以诗为例）难道也是如此吗？当然也是。诗的媒介就是语言文字，而语言文字的感性特
征与绘画、雕塑等可见性媒介有明显的差异，也就是它的感性性质的弱化。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对
诗中的媒介视而不见，它是有着自身的媒介特征的。黑格尔辩证地谈到诗的媒介特性。他说：“凡是
要按照外在现象去把一种内容提供观照的地方，绘画总是占优势。诗固然也能运用丰富多彩的手段
却使事物成为可供观照的鲜明形象，因为艺术想像的基本原则一般都是要提供可供观照的形像；但
是诗特别要在观念或思想中活动，而观念或思想是精神性的，所以诗要显出思想的普遍性，就不能
达到感性观照的那种明确性……因为语言在唤起一种具体图景时，并非用感官去感知一种眼前外在
事物，而永远是在心领神会，所以个别细节尽管是先后承续的，却因转化为原来就是统一的精神中
的因素而消除了先后承续的关系，把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事物统摄于一个单整的形像里，而且在想像
中牢固地把握住这个形像而对它进行欣赏。此外，如果拿诗和绘画来对比，在感性现实和外在定性
方面的这种欠缺在诗里却变成一种无可估计的富饶，因为诗不象绘画那样局限于某一定的空间以及
某一情节中的某一一定的时刻，这就使诗有可能按照所写对象的内在深度以及时间上发展的广度把
它表现出来。真实的东西只有在一种意义上才是具体的，那就是它统摄许多本质的定性于一个统一
体。”③ 在外在感性方面，诗的媒介比起绘画、雕塑等艺术来说是弱化了的，但这种看似缺少物性的
语言文字，实则担负着更为独特的媒介功能。尤其是在媒介的内在化问题上，诗的内在与外在就更
易贯通了。在其他艺术门类里，由于媒介的不同，整个构思方式也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在打腹稿时
就已开始用各自特有的媒介进行构思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诗的媒介具有不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特
殊之处。诗要用语言文字创造形象、构筑整体境界。从媒介的意义上看，黑格尔说得非常透彻明白
了。鲍桑葵更为具体地谈到诗的媒介性质，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消除了疑惑：“诗歌和其他艺术
一样，也有一个物质的或者至少一个感觉的媒介，而这个媒介就是声音。可是这是有意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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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通过一个直接图案的形式表现的那些因素，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再现的那些因素，在它里面密
切不可分地联合起来，完全就象雕刻和绘画同时并在同一想象境界里处理形式图案和有意义形状一
样。语言是一件物质事实，有其自身的性质和质地”。① 鲍桑葵着重阐述的是诗的媒介物性特征，同
时，也强调了诗的媒介是在想象中处理 “形式图案”、描绘 “有意义形状”的。奥尔德里奇从他 “材
料不同于媒介”的基本观念出发，对于文学的媒介问题，关注的是 “如何从文学的材料到达文学的
媒介”，提出 “材料”就是个别的语言材料，如个体的词，而媒介则是作品中总体的 “色彩”、 “调
子”。他指出：“诗的媒介不仅包括属于语言静态方面的语言的音响度，而且还包括刚才作为语言普
通用法的动态的伴随物而提到的各种情感、形象和意向。这些东西和词的音调性质一起，为诗人提
供了作为诗人艺术的那种生动的语言描绘所必需的 ‘色彩’。就象画家运用他对颜料在各种调配中的
性质所具有的领悟性眼光和加工颜料一样，文学艺术家也运用对这些要素以及语音形式的鉴赏力来
处理他的语言材料。”② 奥尔德里奇也把这种对文学媒介的运用内化到创作思维层面，他认为，诗人
“可以通过语言本身的动态性媒介，而不是用指称作为外部题材的事物的语言，来向想象性领悟展现
事物”。③ 这个过程，是和情感的审美化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苏珊·朗格还提出艺术的抽象问题，
而这种抽象与哲学抽象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的。恰恰相反，它是与情感审美化相伴而行的。苏珊·朗
格认为：“艺术表现所抽象出来的却是情感生活中那些不可言传的方面，这就是那些只能为感觉和直
觉把握的方面……形式和色彩，声调、紧张力和节奏，对比与和谐，休止和运动，等等，都是组成
那种可以表现出不可言传的现实概念的符号形式的要素。当我们提到某一件艺术品包含着一种确定
的情感表现时，我们并不是说这件艺术品是这种情感呈现出来的症兆 （就象啼哭是啼哭者情绪失调
的症状一样），也不是说我们因这件艺术品的刺激而有了某种情感感受，而是说它为我们提供了某种
可供观照的情感。”④ “可供观照的情感”无疑正是审美情感，而其所依据的条件，则都属于媒介性
质的东西。艺术中的抽象，或者说审美抽象，在艺术创作中是否存在？笔者认为不惟存在，而且
尤为重要！艺术创作不仅是一种 “移情”，同时也是一种抽象，当然是不同于逻辑抽象的抽象。没
有抽象就没有意义。这种抽象不应该是玄言诗式的抽象，当然也不应该是说教性的抽象，因为那
些远离艺术与审美的特性，不具备美的魅力。依笔者之见，哲学有哲学之美，科学有科学之美，
但与艺术之美完全是两种路数。我们是站在文学艺术的立场上发言的。艺术的抽象或审美抽象，
会给人以升华之感，会使人得到心灵的撞击与领悟。比如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杜甫），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对邪恶的愤恨皆寓于其中；如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
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表现出那种物是人非的历史迁变之感；如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苏轼），若置于事物之中就难以认识事物的真相，等等。这种艺术的抽象，都是在文学
家与艺术家的审美感兴中发生并升华出来的，它们都不是在哲学教科书上演绎出来的。而审美的抽
象是与内在的媒介感运行有直接关系的。或许可以说，没有媒介内在化过程，也就没有审美抽象的
获得。

五　 　 　

中国古代诗学中对 “情”的论述颇多，“情景交融”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
是，古代诗论中所说的 “情”，就是与媒介无关的单纯情感吗？这涉及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艺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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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的问题，不能不加以考量。而这其中也不能不涉及媒介的内在化问题。如陆机、刘勰在这方
面的论述，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陆机在 《文赋》中有一段论及创作思维的话，恐怕在学术界是尽人皆知的。他说：“其始也，皆

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
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
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① 这段话描述了文学创作进入写作之前的思维异常活跃的状态。
所谓 “其致也”，正是审美意象翩翩而至的思维状态。“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随着艺术思
维的展开，作家头脑中的情感要素由模糊变为鲜明，各种物象交互涌入而形成有机的整体。“倾群言
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是在构思中就已经汲纳六艺群言中适合表现自己作品的词语，也就是化用
前人的文学语言。“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作家文思上天入地，是为寻求契合意象的话语。
李善注这两句说：“言思虑之至，无处不至，故上至天渊于安流之中，下至下泉，于潜浸之所。”② 这
些都是在内在的创作思维阶段，作家运用语言文字的媒介来进行的异常活跃的构思活动。刘勰在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论述，最有理论价值，他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
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③ 在这种内在的艺术思维阶段，刘勰认为 “辞令”即内
在的语言媒介是最为关键的。在诗的声律尚未成熟的时候，刘勰就已经认为，诗的构思要 “寻声律
以定墨”了。《神思》的赞语对此也用四言韵文进行概括，其言：“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
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刘勰认为，文学创作的 “神思”是以意象
而联结的链条，而其孕育发展的动力，则在于内在的情感。在这个创作思维过程中，作家已经在声
律的要求下醖酿词语，并以比兴手法创造意象了。这些都属于文学的媒介性质。
南北朝的文论家萧子显谈到 “属文之思”时也说：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

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④ 即认为文学创作 （这里主要是诗）

的内在思维，以 “五声音响”的声律来思考诗句，而以 “万物情状”来创造诗的意象。唐代诗僧皎
然作 《诗式》，为诗论著作之翘楚。《诗式》论 “取境”时说：“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
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
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
因神王而得乎！”⑤ “取境之时”，是诗人通过审美感兴而获得意境的过程，这当然是内在的构思过程。
而在皎然看来，“取境”时则是 “至难至险”，心中已有 “奇句”。成篇之后，则如同 “不思而得”。
这说明在取境的艺术思维中，具有内在媒介性质的 “奇句”是取境的关键。诗论家多有谈到媒介从
内而外生成作品的机制，如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说：“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
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
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⑥ 徐祯卿对诗歌创
作中情感的功能特别重视，认为情感是由感兴而生，但在诗人的艺术思维过程中，情感发于内心，
伴随着声韵，从而成为了审美情感。徐祯卿还具体描述了诗人内在构思中情感从朦胧到呈现于形式
的过程，他说：“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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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达也；简练揣摩，思之约也；颉颃累贯，韵之齐也；混沌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
也。”① 他在这里所描述的，是诗歌创作中的情感变化状态。情感来袭之时是 “朦胧萌坼”的，也就
是初发的、缺少形态的。到情感充沛时，其则是 “汪洋漫衍”的样子。那么又是如何形成了一个完
整结构的呢？这则是与 “连翩络属”的内在媒介相伴的。清代诗论家叶燮在谈到诗的创作发生时也
说道：“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
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
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② 叶燮所谈的，也
是诗人在兴起创作灵感时，其意、其辞、其句等媒介因素，都与这个过程相伴随。“自无而有”也就
是诗歌从内在兴发到外在表现的过程。而 “有所触而兴起”，也就是审美情感的形成阶段。
媒介是艺术创造最为基本的要素，这是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们都阐述过的问题。然而在一般性

的理解中，媒介都是存在于外在表现阶段而非内在于创作思维的过程中的。而在笔者看来，媒介是
联通艺术创作从内及外的唯一枢纽。关于这一点，中西文论都有相关论述。从创作冲动到艺术构思，
媒介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媒介的内在化，是值得艺术学理论关注的命题。媒介内在化与审美情
感的生成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由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的生成过程中，媒介起着本质性的催化作用。
而媒介在艺术思维中所发挥的功能，也是以审美情感为其动力的。二者之间互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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